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蝴蝶与棋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者：苏童

    他们告诉棋手，水边棋舍只是一间草棚，就在对面的湖岸上。你可以走路去，你要是怕 走
路就搭捕鱼人的小船去。寺前村的老人们端详着风尘仆仆的棋手，他们说，那地方没人 
去，只有放羊的孩子在那里躲雨躲太阳。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？

    棋手拍了拍他的黄色帆布背包，背包里响起了一阵类似石子相撞的清冽的声音。棋手微 笑
着把背包放到老人们耳边，他说，听，棋的声音，我去那里下棋。棋手初到寺前村就以他 
的言行引起了本地人对他的注意，他的眼睛当时仍然纯净而明亮，正像他背包里的棋子一样
黑白分明。

    那年春天我也来到了寺前村。我是听从了一个昆虫学了的建议来这里寻找紫线凤蝶的。 当
然，假如你了解蝴蝶恬才的习性并且到过寺前材，或许你也会向我提出同样的建议。

    再也没有像寺前村这样适宜捕捉蝴蝶的地方了，这么开阔的湖边草滩，这么繁茂的花树 灌
木，湿润的空气里似乎也浮满了花粉，有时候你甚至怀疑闻到了蝴蝶分泌物的气味。在寺 
前村周围你随处可见蝴蝶集队起舞的景象，你把纱兜往空中一扑，扑到的不是一只，而是两
只，三只，甚至有时是一堆五彩纷呈的蝴蝶。

    我记得那天始终没有找到那种紫线凤蝶，但我捕捉到了红翅尖粉蝶、粗脉棕斑蝶，我的 标
本夹里还躺了一只金裳凤蝶，应该说我已经感到满意了。我忘了湖边的暮蔼已经越来越浓 
重，太阳也早就跌入了远处的山谷，我曾想起路边的那家小旅店，那该是我度过这个乡村之
夜的唯一去处了。

    湖沉在暮色底部，水面上隐约浮升起淡档的雾雨，浅滩上的芦苇无风而动，偶尔能听见 鹏
鸽和野鸭的叫声。我环湖疾走的时候突然发现寺前村一带充满着罕见的安宁气氛，就是这 
种安宁使我莫名地慌乱起来，我一路小跑地穿过了一片低矮而茂密的桃树林，也就在那时我
看见一只被惊飞的硕大的蝴蝶，它掠过我的额角遁入黄昏树影之中，我依稀看见一丝紫色的
萤光。我没有看清那只蝴蝶真实的色彩和线纹，但不知怎么我敢确定那就是我苦心搜寻的紫
线凤蝶。

    小旅店里空无一人。门厅里的一盏油灯照亮了墙壁和地面的局部，都是灰暗的斑斑驳驳 
的，柜台实际上是一只学校里搬来的课桌，我的手放在上面摸到了一层油腻和灰尘的混合 
物，又把手伸到桌洞里，结果掏出了一个笔记本。我猜那算是来客登记簿，在油灯下我看见
几个陌生的入名躺在泛潮的纸页上，最近的登记日期距此也已半月之遥。

    我始终没有找到小旅店的主人。墙上曾经写过几排字，来客须知，但除了这几个字还能 辨
认，别的字迹已经完全被胡涂乱抹的墨汁覆盖了。我又朝着走廊深处喊了几声，回应我的 
竟然是一只野猫的叫声，那只猫奔过我身边，在旅店洞开的窗户上它回过头朝我喷出一些粗
重的鼻音，然后便跳到窗外去了。那只猫使我感到心神不宁，我想在登记簿上写下我的名 
字，那只猫让我改变了主意。

    走廊两侧的房间都锁着门，但最顶端的两间门是虚掩着的，我先推开了第一扇门，里面 黑
漆漆一片，我把油灯举高了，终于看清满屋堆放的那些农具和化肥袋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
一件红色的塑料雨披，它使我相信这里是有人出没的真实的乡村旅店，我返身走进了另外一
个房间，这次我一推门就闻到了香皂和烟草的味道，紧接着我又看见了床和脸盆架，还有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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瓷脸盆里的半盆污水，这一切让我感到安全，我终于放下了手里的标本夹和所有工具。

    那颗白色的围棋于是我在临睡前发现的，它就放在枕边，一颗被机器磨成饼形的小石 于，
在我眼前放出微弱而温和的白光。其实我当时还不知道那是一粒棋，我只是喜欢上了这 颗
圆形的小石子，我以为它是别人遗落在这家乡村旅店的东西。

    不知道棋手是什么时候回来的。我看见一个瘦长的男人站在门边朝我这里张望，很明显 他
对我的出现没有思想准备，他背包里有什么东西嚓嚓地响着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似乎 
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但我发现他在朝我这里挪步，我立即警觉地坐了起来。

    你睡错了床。那是我睡的床。他说。

   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床。我松了口气说，那我换一张床吧。

    不用了，你就睡那张床吧。他摆了摆手，把身上的背包解下来扔在对面的床上，然后他 向
我提出了一个我预计中的问题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

    捕蝴蝶。我说，我是昆虫爱好者协会的会员，蝴蝶属于昆虫类，你知道吗？

    蝴蝶？他好像有点愕然，他说，这里有蝴蝶吗？蝴蝶，我怎么没看见有蝴蝶？

    这里到处是蝴蝶，可能你不注意吧？我说。

    可能我没有注意，我不喜欢蝴蝶，他在脸盆架那儿停留了一会儿，好像在洗手，我看见 一
个抖动着的瘦长的背影，突然那个背影又转向我，他说，你会下棋吗？围棋，你会下围棋 
吗？

    不会，象棋我会一点。我说，你带着象棋吗？

    我不下象棋，假如是象棋我也不用跑到这里来了。他叹了口气说，水边棋舍就在湖那 边，
有人告诉我围棋二老就在那里下棋，我每天都去水边棋舍，但我一次也没见到他们。

    什么围棋二老？我问。

    是两位老人，不，是两位棋仙。他的声音在暗夜里透出一种激越之情，你不懂的，他 说，
我学棋八年，一直想到水边淇舍与他们对弈一次，我在找他们，可是奇怪的是我隔着湖 明
明看见他们在水边棋舍里坐着，我明明看见他们在下棋，但等我走到湖那边他们的人影就 
找不到了。

    他们下完棋走了吧？我想当然他说。

    不，假如那么快就下完一盘棋，他们就不是什么棋仙了。他说，我猜他们故意躲着我， 明
天我要早一点去，我要把他们堵在那里。

    后来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依稀听见窗外下起了雨，雨点打在小旅店的瓦檐和周围的 树
草上，听来就像催眠的音乐。因为夜雨潇潇，也因为有了一个旅伴，我睡得很好，甚至梦 
见了那只美丽的紫线凤蝶。我的梦是被夜半来客的脚步和撞门声惊醒的，那个人在进入我隔
壁的房间之前不止撞倒了一件东西，我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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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谁来了？我问对面的棋手。

    棋手还没睡，他自己在与自己下棋，黑黑白白的棋子摆了一床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走到门 边
检查了一下门锁，然后他淡淡他说，你睡你的，大概来了一个旅客。

    深更半夜怎么还会有人来这里？

    我不知道，我在打棋谱，棋手说着又坐到床上去摆他的棋于了，他的表情告诉我他现在 需
要安静。

    但是隔壁房间里的人却并不安静，我先是听见什么重物被乒乒乓乓摔打的声音，然后好 像
是玻璃被打碎了，我身边的那堵墙也被咚咚地击打着。什么声音？我对棋手说。但棋手埋 
头于他的棋局，对一切充耳未闻。我无法再睡了，起初我想出去看个仔细，但恐惧使我一直
徘徊在门内，我听见隔壁的来客渐渐安静了，后来就响起了一个女人哭泣的声音，是一个女
人，这一点完全出乎我的预料。

    橱柜后面的那扇门是意外的发现，我先是看见那里有几道微弱的光，很快我就意识到那 扇
门原先是这两个房间的通道。我请棋手帮我搬动橱柜，他很勉强地下了床，但他毫不掩饰 
地刺了我一句，隔壁来了什么入，与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说，难道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他
说，奇怪什么？我在寺前村住了半个多月了。告诉你寺前村永远平安无事，否则围棋二老不
会选这个地方下棋。

    我通过门上的裂缝看见了隔壁房间的景象，一个女人坐在散乱的农具堆里掩面哭泣，我 看
见她穿着那件红色的塑料雨披，我看不清她的脸，但从她的两条长辫上可以判断她还年 
轻，还有她发梢和红色雨披上的水珠，它们一齐在幽暗中晶莹地颤动。还有她手里攫着的一
个小东西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看清那是一粒白色的围棋于，你认识她？我向棋手招手，你 
看，她的手里也抓着你的围棋子！

    我谁也不认识。棋手钻进被窝说，我只想认识围棋二老。

    寺前村的早晨真的是在乌语花香中来临的。我醒来后发现棋手的床已经空了，我后悔自 己
贪睡而导致了孤身一人的局面，幸亏窗外的阳光和雨后的乡村景色冲淡了昨夜的恐慌记 
忆。我背起所有行囊匆乙逃出小旅馆，在经过那个堆农具的房间时我推门朝里面偷看了一 
眼，一切与昨夜的记忆相仿，只是那件红色的雨披不见了。

    我是在去往长途汽车站的路上被那群人追赶的，当时我发现了路边灌木丛上盘旋着几只 蝴
蝶，其中一只是金裳凤蝶，我总是容易把它当作紫线风蝶，因此我为了那只蝴蝶耽搁了很 
长时间，当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已经来不及了，那群人，我猜主要是寺前村的一些干
部和社员，他们像一群麋鹿一样迅疾地穿过树林出现在我面前。

    你昨天夜里住在小旅馆里吗？有一个男人看上去是干部，他始终伸开双臂示意别人安 静，
他说，为什么不说话？昨天夜里你住哪儿了？

    小旅馆。我竭力镇定着情绪说，我是来捕蝴蝶的，我是昆虫爱好者协会的会员。

    为什么不在来客登记簿上登记？男人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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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没有人负责登记，我只住一夜。我说，我来找紫线凤蝶，你们这里禁止捕蝴蝶吗？

    只住一夜。男人沉吟着说，问题就在这里，为什么只住一夜？

    我来不及赶长途汽车回家了。我突然压抑不住地愤怒起来，我朝那群人喊道，那么吓人 的
旅店，那么脏的地方，谁愿意住？

    男人盯着我审视了一会儿，终于朝我摊开他的手，我看耻那只粗糙宽大的手掌上躺着一 颗
白色的围棋子。

    你认识这颗小石子吧？他说，是你的吧？

    不是我的，是另外那个房客的。我觉得我正在把某种祸端往棋手身上推，我想我不得不 这
样做，我说，我不下围棋，他下围棋。

    那个男人的目光这时候投向果树林搜寻着什么，我听见他在喊，小彩，别害怕，你出来 认
一下这个人，是不是这个人？

    这样我注意到了果树林深处的那个女人，女人穿着那件红色的塑料雨披，两个妇女搀扶 着
她，也恰恰遮住了她的脸。我听见了她啜泣的声音，嚼位过后便是悲枪的撕心裂胆的尖 
叫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，你们快抓住他！

    刹那间恐惧压倒了我，我一边申辩着一边寻找着逃跑的方法，我瞥见了路边的一辆自行 
车，在那群人朝我挤来之前我飞奔几步，跨上了那辆自行车。

    我不记得他们追赶我的具体过程了，当我骑车急驰通过一座木桥后，我回头望了一眼， 那
群人在河边止步了。他们没有继续追赶我，这让我感到幸运。我怀着历险过后特有的惊悸 
的心情到了康镇，我记得我挤上长途汽车时全身衣服都被冷汗浸透了。

    当然，我也把那些珍贵美丽的蝴蝶标本连同工具扔在了寺前村。

    棋手是在去水边棋舍的路上被那群人堵佳的，那群人簇拥着一个穿红色塑料雨披的女 人，
女人一边啜位一边低声诉说着，而她的目光始终固定在他的脸上，像火也像冰。棋手觉 得
女人的目光很古怪，那群人的出现岂有点气势汹汹，但他没有在意，他朝他们微笑着，一 
边拍打着背包里的围棋子，他说，这么多人，你们在干什么？

    我们干什么？那个男人冷笑了一声说，正要间你呢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

    我来下棋，你们知道围棋二老在哪里吗？

    就在这里。男人再次亮出了手里的那颗白色围棋子，他的脸上已经浮现出某种胜利者的 表
情，这颗小石子，不、这颗围棋是你的吧。

    是我的，你在哪里捡到的？

    这要问你了，男人松了一口气，然后他转向那个穿红色塑料雨披的女人说，小彩，别害 
怕，昨天夜里是不是这个人？小彩你说，是不是这个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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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那个叫小彩的女人先是捂着脸哭了几声，猛地她抬起头怒视着棋手，她说，抓住他，抓 住
他，就是这个人！

    棋手后来是被他们拉拽着走进水边棋舍的，起初他不理解寺前村人对他的谴责和谩骂， 他
的平静而茫然的态度恰恰更加激起寺前村人的愤怒，有一个青年大叫一声，你还装蒜？跳 
起来打了棋手一拳，棋手摸到了鼻孔里的血，终于明白过来，他开始苦笑着重复一句话，无
理，无理，棋手说，无理，这一招大无理了。

    你别装蒜。干部模佯的男人夺下棋手的背包，把手伸进去划拉了几下，他说，寺前村人 从
来不去害别人，你也别来害我们，什么事情都要讲理，你自己也说了。现在该留一句话 
了，这事你是要公了还是私了？

    怎么公了？怎么私了？我不懂。棋手说。

    又装蒜。公了就绑你去公安局。男人说，私了简单，你娶了小彩，留在这里或者带她 走。

    我为什么要娶她？我不认识她！

    还在装蒜，你不娶她谁还肯娶她？

    又是无理。棋手高声说，我要下淇，我根本不想娶她。

    那个男人的目光落在棋手的背包上，他大吼了一声，让你下棋，我让你下棋，他那么吼 叫
着开始把背包里的棋子倾倒在地上，你们每人来抓一把，男人对身边那些人说，每人来抓 
一把，全部给他扔到湖里去，我让他再下棋！

    棋手看见许多双手朝他的黑白棋子伸过去，棋手不顾一切地扑倒在地上，用身体保护住 他
的黑白棋子，他拼命地推那些手，一边推一边喊，我私了，我娶她啦，娶她啦！

    从寺前村归来我没带回一只蝴蝶，这个结局你已经是知道了的。但你想不到我带回了一 粒
白色的围棋子，它不知怎么藏在了我的衣袋里，出于某种玩味；日事的心情，我一直把那 
粒棋子放在枕边。

    我没有预料到那粒棋子会使我每天都想像围棋并迷恋上了围棋，我更没有想到围棋会取 代
蝴蝶在我生活中的位置，让我从一个昆虫爱好者摇身一变，脐身于本市围棋迷的行列。我 
一直记得当年的寺前村之行，当然也记得那个到处寻访高人的棋手，在奔棋多年后我终于理
解了那个棋手狂热而凄凉的行踪。有几次我向那些资深棋友描述了他的外貌以及他的故事，
棋友问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棋友说那就好了，那就是一个无名棋手，这样那样
的无名棋手是很多的。

    五年后我重访寺前村已与蝴蝶无关，也与围棋无关，我是跟随一个朋友去收购那里的桃 子
和批把的，那个朋友是个聪明人，他听我说过寺前村的故事，我猜他邀我同行也是为了预 
防某种不测。

    正值初夏季节，寺前村在任何季节似乎都是桃红柳绿花草繁茂的，别处罕见的蝴蝶也依 然
在湖边开阔地里嘤嘤乱飞，当然我说过我对所有蝴蝶都不感兴趣了。我跟随我的朋友在寺 
前村的果林里穿行，与寺前村人讨价还价，好多张脸都似曾相识，但奇怪的是他们没有一个
人能认出我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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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我没有想到我会在湖边遇见棋手，我先是看见一个干瘦的男人在那挥舞着捕蝴蝶的网 兜，
那种熟悉的动作使我感到亲切，我站住了，看着他从网兜里夹出一只黑峡蝶放进标本 夹，
我看清了他的脸，我差点叫出声来。

    棋手，你还认识我吗？

    棋手缓缓地偏过脸看了我一眼，他的神情显得疲惫而惟淬，目光与当年相比也浑浊了一 
些，他只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回答我。

    棋手，你还在下棋吗？你怎么捕起蝴蝶来了？

    我不下棋，我捕蝴蝶。棋手这么说着突然朝远处飞奔而去。我看见远处的桃林里飞起一 群
色彩斑斓的蝴蝶，我猜那一群蝴蝶里可能会有几只珍稀品种，我猜棋手也是这么判断的。 
棋手抓着网兜飞奔时我下意识地跟他跑了几步，但我的朋友在后面喊住了我，他说，喂，你
去干什么？你不是不要蝴蝶了吗，来，帮我装桃子吧。

    一筐一筐的寺前村桃子被抬上了卡车，我被人群和水果筐挤来撞去的，听见寺前村人的 乡
音此起彼伏地响着。这种时刻你往往会自以为发现了人类生活的微妙之处，其实你什么也 
发现不了，我就觉得我很茫然。后来我抓住了一个寺前村少年的手，那个少年有着一双诚实
而善良的眼睛，是他回答了我对棋手的最后的疑问。

    那个人现在不下棋了吗？我问。

    你说谁？说小彩的男人？他不下棋，他就喜欢到处捕蝴蝶。少年说，你认识小彩的男 人？

    小彩是谁？我又问。

    小彩是他的女人呀。少年突然笑了，露出一排歪斜的牙齿，他说，你不认识小彩，小彩 是
蝴蝶精，她是蝴蝶变的！

    我想这是我在寺前村听到的唯一的新闻，也是唯一的令我恐惧的新闻。

    “网民书站”：http://www.hongzhi.com.cn/grzy/dxj/xstd.htm独家推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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